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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邀请我去爬山，沿途的花
朵 如 星 辰 般 璀 璨 ， 令 人 目 不 暇
接。牵牛花懒洋洋地攀附在枝条
上 ， 仿 佛 在 向 我 们 展 示 它 的 美
丽，周围几束娇嫩的黄色小花羞涩
地点缀其中，稍远处还有一片淡紫
色的花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然而，身在其中，我能够叫出名字
的花却屈指可数。于是，我赶紧打开手
机, 下 载 了 一 款 可 以 拍 照 识 花 的
App。经过一阵忙乱，我也只是勉强记
住了几种花的名字。这时，表姐已经与
我拉开了一段距离，直到耳边传来她
清 脆 的 呼 唤 ，“ 你 这 一 路 可 真 忙
啊，来，我考考你。”她笑着指向路边一

束黄花。“这……我明明查过，但现在
又忘了。”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正当
我试图再次打开手机搜索时，表姐微
微一笑，阻止道：“记住它们的名字
真有那么重要吗？”我愣了一下，不
知该怎么回答。是啊，真的重要
吗？起初登山时，我出于好奇努力去
查找这些花儿的名字，却因此忽略了
沿途的其他风景，想来真是得不偿
失，甚至有些懊悔。

“快，紧走两步，前面就是瀑布
了！”循着表姐的声音我看向前方，只
见一条“银龙”从高山俯冲下来，再走
近一些，“疑是银河落九天”就这样真
实地呈现在我眼前。我着实为眼前的

这一幕感到震撼，庆幸不虚此行。
下山时，表姐接连与几个上山

的人点头致意。起初我以为他们是
朋友或同事，后来才知道，这些人
与表姐不过是山路上常遇到的友
人。我问表姐：“你知道他们的名
字？做什么？来自哪里吗？”她淡然
一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些？我
们都是为山而来，很多人难得遇到
一次。就算是经常碰见的，在其他
地方也未必有交集。所以，彼此是
谁并不重要，只要好好享受一起登
山的乐趣就足够了。”

表姐的话如醍醐灌顶，瞬间点
醒了我。大概是好奇心作祟，我们

常 常 习 惯 性 地 探 究 周 围 的 人 和
事。就像我在登山途中不断查询陌
生花朵的名字，它们最后或许只能
成为我与别人的谈资，唯有将这些
美好深藏于心，不辜负它们的盛开
才是最重要的。对待友人也无需刨
根问底，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边界
感，是尊重，也是让彼此间舒服的
相处之道。

不知不觉我们已行至山脚。来
时 盛 开 的 牵 牛 花 渐 渐 收 拢 了 花
瓣，那些我依旧叫不出名字的花儿
仍在绽放。突然间一阵风起，阵阵
馨香向我袭来，虽不知花香的来
处，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那些不知道名字的花儿
□杨蕾

人生如白驹过隙，在平淡的生
活中，总有一些感动深深地印刻在
我 们 的 脑 海 ， 仿 佛 就 发 生 在 昨
天，永远散发着馨人的芳香……

难 以 忘 怀 1991 年 的 那 个 冬
季，参军一年的我终于盼来了梦寐
以求的第一次探亲，当连部通信员
跑来通知我，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
假时，我兴奋不已，立即踏上了回
家的列车。

北方的冬天黑得早，夜色深沉
中，我拎着沉重的行李行走在乡间
小路上，心中抑制不住那份久违的
激动。夜里8点多钟，我走进了那个
一年来一直让我魂牵梦萦的小村
庄，见到了那间再也熟悉不过的乡
村老屋。

我轻轻推开院门，透过房门的
玻璃，看到我的老母亲戴着老花镜
在缝补衣物，我的老父亲坐在沙发
上看着报纸，一切都是那么安静祥
和，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熟悉，我激
动 地 推 开 房 门 ， 哽 咽 着 喊 了 一
声：“爸、妈，儿子回来了！”

昏暗的灯光下，父母用惊喜而
又浑浊的目光看着我，仿佛不相信
眼前真的是自己的儿子。父亲的两
鬓长出了缕缕白发，母亲的腰背又
弯 了 许 多 ， 想 到 父 母 已 年 老 体
弱，自己本应该在膝前尽孝，我心
中增添了几许愧疚与酸楚。

母亲拿出粗瓷大碗为我倒了一碗
白开水，“孩儿啊，还没有吃晚饭
吧，我这就去做你最爱吃的手擀面。”

父亲卷了一根旱烟深深地吸了
起来，“孩儿啊，在部队里干得怎么
样 ， 没 给 老 爸 丢 脸 吧 ！ 不 要 骄
傲，要继续努力，人生的路要靠自
己去奋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我 的 泪 水 悄 无 声 息 地 流 了 下
来，我那淳朴的父母啊，在艰苦的
岁 月 里 ， 含 辛 茹 苦 地 把 我 抚 养
大，供我上学，送我参军，为了我
的成长操碎了心，而我至今对父母
的养育之恩无以回报。

在几天的假期里，我天天埋头
干活，打扫院落、挑水烧饭……每
天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心中才感
到几丝欣慰。

正当父母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
时，我接到了部队发来“速速归
队”的电报。回部队的列车是早上6
点发车，母亲早上4点就起床为我做
饭，父亲也将提前买好的食品装满
了旅行包，我吃着香喷喷的手擀
面，泪水悄然湿了双眼。

年迈的父母把我送到村口，弯
弯的月亮照耀父母那被岁月写满沧
桑的脸，留恋的思绪一次次击打着
我的心扉，纵有千双手，剪不断理
还乱是离愁。

父亲说：“出门在外，多注意身
体，家里人不在身边，要自己照顾
好自己。”我点点头，心里有些酸酸
的。父亲叹了一口气，紧了一下
眉，说：“别舍不得花钱，该吃就
吃，多给自己增加营养，下一次探
家时体重要少了，看我怎么收拾

你。”
这时，母亲将裹着钱的手帕硬

塞到我的怀里，那一张张纸币、一
枚枚硬币饱含着父母的慈爱和辛勤
的汗水。

我知道，家里并不富裕，为了
让 父 母 宽 心 ， 我 猛 地 点 点
头，问：“还有嘱咐吗？”

父亲摇摇头，说：“没了。当兵

就要有个当兵的样，好好训练，多
进步。我和你妈在家里都好，你不
要挂念我们。”

月夜下，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夺
眶 而 出 ， 我 回 过 头 ， 擦 了 擦 热
泪 ， 在 父 母 的 目 光 中 ， 意 志 坚
定、满怀豪情踏上征程，当我走出
很远很远时再回首凝望，年迈的父
母依然屹立在寒风中……

难忘第一次探亲
□王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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